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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访微整形：
“零基础培训三五天可接单”

店主称可按进价十倍给顾客打针，轻松年入过百万

2018年 4月，武汉的赵小姐
在当地一家名为“珊妮医美”的私
人工作室接受祛除法令纹的“线
雕”整形手术，术后脸部肿胀扯
痛、头部疼痛状况持续近一年。

赵小姐介绍，2016 年前后，
她在整形医院消费时遇到该工作
室店主珊妮，当时珊妮身穿白大
褂，主动与赵小姐加为微信好
友。2016年至2018年期间，赵小
姐经常能在朋友圈看到自称整形
领域知名医师的珊妮展示整形手
术成果、带学生做微整形培训等
内容。

2018年 4月，珊妮在微信上
向赵小姐发来邀请，表示可以亲
自接赵小姐到该工作室体验护肤
服务，赵小姐答应赴约。为赵小
姐护肤前，珊妮称赵小姐有法令
纹，该工作室有一种无痛苦、无需
手术的“线雕”提升项目，可以彻
底改善法令纹状况。

对于项目定价，赵小姐称：
“她当时报价是12800元到13000
元的样子，然后打完折收了我
7000元。这个价格也还好，如果
在医院里面消费的话，和做活动
时的价格差不多。”

据赵小姐描述，在答应接受
该项目后，珊妮给她打了麻药，手
术过程中感觉不痛不痒，术后太
阳穴两侧留有两个小针孔，并被
涂上宣称有促进愈合效果的药
膏。当时赵小姐观察到自己的法
令纹还在，但被安慰称需要恢复
期后再观察效果。

赵小姐告诉记者，术后两三
天面部肿胀严重且持续疼痛，

“（面部）像包子，完全没办法出
门”。

其间，赵小姐持续向珊妮反
映这一情况，珊妮一开始安慰称
是恢复期正常反应，数天后开始
质疑赵小姐的术后脸部照片经过
处理，并认为赵小姐夸大症状。
赵小姐尝试与珊妮协商处理术后
状况，遭到数次推脱后，珊妮开始
失联。

此后，赵小姐到该工作室所
在的大楼寻找，发现该工作室已
经搬离。

2019年 2月，赵小姐在武汉
协和医院接受手术取出部分残留
物。

赵小姐称：“（整形残留物）取
不干净。医生说，搭在神经上面
的东西不敢强行取下，也不能确
定成分。”

●整形后现严重不良反应
店主事后消失

记者以学员身份参与珊妮
工作室的培训课程，据记者观
察，该工作室是两室一厅，员工
包括两位培训讲师和一名店
长，店内还有两位从外地来参
加培训的学员。

据珊妮透露，她开设整形
培训班已经七八年了，数不清
带过多少学员，有不少学员“速
成”后在全国各地开设了自己
的私人整形工作室。有较复杂
的手术时，学员会邀请她到外
地指导或直接操作，珊妮会收
取一定的外地出诊费用。此
外，外地有顾客愿意出价邀请
她出诊，她也会飞赴全国各地
进行手术。

珊妮向培训的学员声称，
没有任何从医资质的学员只需
交6800元，经培训后便可开一
家微整形工作室，按进价十倍
给顾客打针，便可轻松年入过
百万元。

该工作室一位助理告诉记
者，这里有来自国内外不同档

次的整形手术耗材和药品，整
形手术相关产品常以十倍价格
卖给顾客。一位已经自己开工
作室的学员也告诉记者：“200
元进的货，你卖 2000 元就对
了。”

“有客源一年挣一两百万
元很正常的事情。很多女孩子
做个半年一年都开豪车买房子
了。”一位已经开店的学员说。

珊妮向记者介绍，零基础
学员只需在该工作室培训三到
五天，就可学会基础操作，可自
己开工作室接单，此后随时可
以找她复训：“理论也教，实操
也教，你们可以互相自己练实
操。”

一位学员建议记者：“学会
了要回去练。给妈妈打打，给
姐姐打打，打上三个你就啥都
会了。”

一位与记者同时进行培训
的学员透露，她学完一个多月，
目前已接了三个订单，获得收
入 9600 元，她对收入非常满

意。
有多位学员称，在私人整

形工作室接单为兼职工作，她
们的客源主要靠熟人带熟人，
以类似微商的方式在朋友圈发
广告。

记者表达担心顾客质疑工
作室资质的问题后，珊妮表示：

“我现在经常对顾客发火。（顾
客）说要看证书，我说看什么证
书？有些顾客就是欠怼。他非
常纠结医师资格证的事情，你
就不要接了。”

上述学员向记者坦承，这
是暴利行业，赚钱快，风险低：

“抓进去大不了罚两三万就出
来了。”

对于被执法部门查处的
可能性，一位学员称，由于没
有行医资格证，私人整形工
作室没法在工商注册，但部
分店主会注册一个文绣店营
业执照，实际上在店里附带
提供微整形项目，降低被查
处的风险。

●店主称零基础学员培训三五天即可从业

按照国务院 2005 年颁发的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
执业需要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整形美容机构也属于医
疗机构类别。此外，整形美容项
目施术者需要持有《执业医师资
格证》。根据医疗美容 APP“新
氧”2018 年度报告，国内有近
2000万医疗美容消费者，市场规
模或达 2245 亿元，但平均每百
万人中只有 2.88 位整形外科医
生，黑市商家是正规商家规模的
十倍以上。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
院整形科副主任医师石蕾称，该
类整形工作室均属非法经营，目
前大量存在市面上，但都处于民
不举、官不究的尴尬地带，屡禁不
绝。

“本身打针是可以几天之内
就学会了，但是这些人并没有任
何医学知识，所以说他们也不是
真正有这种资质。他怎么可能把
你培训到你完全掌握。这种短期
的培训班，只有可能是骗子在
做。”石蕾说。

石蕾介绍，要成为一个有合
格资质的整形医生，可能需要五
年到十年的时间，但社会对于整
形的需求又特别多，其中落差催
生了无资质整形医生、无资质整
形工作室。

私人整形行业的流窜式作业
特征，也增加了监管执法难度。

记者查证，以真名孔某某出
资的“珊妮医美”，目前仍处存续
状态，其多家工作室也仍在运行
中。

在赵小姐的多次举报下，三
地执法部门曾经对此事做出过处
理。

2018年 7月，上海市长宁区
警方曾对该负责人采取过行
动。2019年5月29日，上海长宁
警方回复记者称，她被抓时还没
开始手术，故不构成非法行医。
2018 年 11 月，在当事人的要求
下，上海警方已将该案移交武汉
警方。

2019年 4月，广州警方在某
宾馆抓获嫌疑人“珊妮”，广州市
白云区卫监所核实，该工作室负
责人没有资格证和执业证，违反
了执业医师法，对其作出罚款两
万元处罚。

广州白云区卫监所监督科科
长丁启营告诉记者：“她的地点不
固定，是典型的流窜式非法行医
者，没有达到拘留判刑的条件，两
次非法行医以上，第三次抓到才
可以判刑。”

2019年 5月30日，武汉市公
安局江汉分局政治处办公室主任
段鹏称：“我们认为此问题属于医
疗纠纷，不应由公安机关受理，目
前江汉区卫生健康局已经介入开
展调查。”武汉市卫健委回应称，
目前还在调查。

（刘浩南）

●“非法行医被抓
不到三次没法判刑”

2018年4月，赵小姐在私
人整形工作室接受一种名叫“线

雕”的美容项目后出现脸部肿胀、头疼
等不良反应，辗转京沪多家医院就诊，诊断

结果都是手术植入的物质牵扯头部神经。2019
年2月，她在武汉协和医院接受全麻手术，取出部
分残留物。

今年5月，《新京报》记者以学员身份暗访该私
人整形工作室。店主向培训的学员声称，只需交
6800元，经培训后便可开一家微整形工作室，按
进价十倍给顾客打针，轻松年入过百万元。

一位学员建议记者：“学会了要回去
练。给妈妈打打，给姐姐打打，打

上三个你就啥都会了。”


